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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摇摇摇

摇摇东方，那是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美丽而深远的梦。
在这块土地上，在这片苍穹下，总有那么一些元素能让我们的泪

水流尽。

作为宇宙中孤独而智慧的生命，我们这些活在地球上的被称为

“人”的人，有时我们像微尘一样的渺小，有时我们又像神灵一样的伟

大。我们脆弱的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，可我们也能坚强得如金刚长

存。我们的本质其实就是东方的本质。我们的灵性其实就是东方的

灵性。这就是东方的史诗。



猿摇摇摇摇

第 一 章摇家 摇园

一、状元街

从前啊⋯⋯

小城有点来历和趣味的地名是很有一些的。像这“状元街”

也算其一。

记忆中的状元街，也就是现在小巷似的道路。路上铺着条状

的青石，犬牙交错的，却很光滑。道路两侧大多是些平房，有着漆

黑的沉重的木门，推开来就别有一番洞天。这些深宅大院原为官

宦、书香门第，那时已经慢慢演化成七十二家房客那样的大杂院，

乱是乱点，但人气也旺了许多。一些阴冷的、肃穆的东西已经被岁

月冲淡得无甚痕迹了。只有少数院墙上长满的爬山虎，才使这些

房子在没有章法的嘈杂中，不经意地露出了那么些亘古的、悠悠的

回忆。

有一些是两三层的客栈似的小楼。楼下是店面，楼上住人。

那些店铺用一扇扇的木板拼起来做门。每天早上，主人也需要一

扇一扇地慢慢拆下来，在墙角放好。那些商店都是一些做小生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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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摇摇摇摇

的，卖些日常用品，都有些迟缓的、琐碎的节奏。一般的店面都有

那种老式的尺子形的高高的柜台。柜台上摆放着几个装着花花绿

绿、零碎物品的透明的大玻璃罐。那也是孩子们最眼馋的地方。

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分钱，宝贝似的换回了几颗糖、几粒彩色玻璃弹

子、几根皮筋、一把栗子等等。

盛夏的傍晚，各家将洗衣、洗澡的剩水泼在路面上，炙热的路

面嗤嗤地吸着凉水，迅速地将它们化成一股水汽。到了夜幕降临

的时候，各家各户就端出凉床、躺椅，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说着闲

话。孩子们刚刚洗过澡，身上飘着浓重的花露水或痱子粉的香气。

他们兴奋地在竹床上跳来蹦去。有时会缠着某家那个藏着一肚子

故事的伯伯讲故事。在满天繁星之下，那些半是编造半是流传的

神秘的故事都张开了精灵似的翅膀，在孩子们闪闪发光的眼睛里

扇动着。哪家的小猫、小狗在床底和椅子旁无声地穿梭，冷不丁地

露出毛茸茸的尾巴，吓人一跳。有时这些乘凉的人，还拿出用井水

浸过的西瓜，全家围坐一起，低头哼哧哼哧地啃着。有些人家还会

端出自制的酸梅汤或金银花茶解暑。夏夜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说

不出来的奇异的芳香。

冬天会寂寞单调一点。天黑得早，家家户户门也关得早。吃

完晚饭后，路上行人就寥寥了。从各家的窗户上映出的一点黄红

色的灯光，有一种既温暖又单薄的感觉。孩子们在睡觉前，会小心

地在火桶下的炭灰里埋上几个山芋，这样，第二天一早，就会有脆

皮黄心、香气扑鼻的烘山芋做早餐。母亲们在灯下织着毛衣，或拆

开旧棉袄絮着新棉花，或做着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。父亲们

抽着烟，陪着母亲聊天，或在灯下翻看报刊书籍。那场景温馨得有

些伤感，安详得有些落寞。

状元街，不知哪个朝代这里是真出过状元的。但过了这么些

年，住在这里的人谁也不清楚那些陈年旧事了。不过，一条街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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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摇摇摇摇

然保存了那么些诗书、礼教之气。这是从一些不太为别人注意的

细节上体现出来的。比如这里每家每户都会买来文房四宝，虽然

档次参差不齐，大多数人家买的都是几毛钱的便宜货，但他们一般

都会让孩子在启蒙前就歪歪扭扭地练一阵毛笔字。再比如，一街

的人对拐角处住的一个教师世家都怀着毕恭毕敬的尊重。那家从

人们的记忆中起，从事的就是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职业，父辈们

是私塾的先生，儿女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。所有的人经过他家的

带着金属环扣的木门时，就会不自觉地屏气敛声起来。哪家若出

了个“逆子”，那家的父母就会去老师家拜访、倾诉、讨教，并诚心

实意地邀请老师到自己家，对他们那不听管教的逆子义正词严一

番。也奇怪，这一街的孩子就不比北门码头那一带的孩子，普遍温

良、斯文好多。

状元街嘛，当然沾染上了那么点儒雅的遗风。

有很多这样的古城。它们像我们的记忆一样深长。

那些厚实而高大的城墙已经被时光湮没了。可是留下了东

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这样的地名。

小城建于宋朝。它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易守难攻，历来是兵

家必争之地。这里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，河湖纵横，物产丰富，一向

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美誉。

这样的地方，都有着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、自得其乐的味道。

民风古板，民情浓郁，是人们经常说的那种适宜居家过日子的古

城。

这样的地方，盗贼少，匪徒少，出门闯荡的少。但规矩多，讲究

多，沾沾自喜的多。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那些大城市

的人，生活有什么意思？吃的住的过的日子，我看还不如我们这个

小地方舒服呢，要说过日子，天底下还是要数我们这里最好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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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那些日子就像冬天的太阳，暖烘烘的，也懒洋洋的。白

天，吵架声此起彼伏，晚上，麻将声高低错落。

小城出的名人多以文人居多。也有做官的，但彪炳史册的大

人物却不算多。这里的男人既缺乏北方男人豪爽不羁、胆大包天

的气概，又缺乏沿海男人那种四海为家、开放通达的胸怀。有点出

息的男人，都有点《红楼梦》里贾政的感觉，像一枚传家的方正古

朴的砚台。

应该是状元街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，她家的房子占了大半条街。那些气派巍峨的厅房啊，

那些精美华丽的木雕啊，那些树木葱茏的庭院啊，那些美丽如云的

妻妾啊，那些穿梭不停的家佣啊。从记忆的深处，都能沁出那股混

合着幽雅、高贵、精致、雍容的持久而迷人的芳香。

她是家里的二小姐。父亲在府上做着显赫的官，家里又有世

袭的盐商的雄厚资金。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？她的母亲也是官宦

人家的小姐，父亲明媒正娶的大太太，她在家里的地位自然比那些

庶出的兄弟姐妹们高出不少。加上她天生丽质，聪颖非凡，深得父

亲的宠爱。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她一点即透、样样精通。她是一朵

养在深宅大院高贵珍稀的兰花，天之骄女，傲视群芳。

可是，她的眼睛里为什么总是飘浮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云呢？

她的脸上为什么总是挂着一副心事重重、若有所失的神情呢？谁

也不知道她的心思。她就像一位歇息在花瓣中的食风饮露的仙

女，她的梦、她的心事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，或许连她自己也无

法透彻地明了。

她是在线装书里那些千古的诗词歌赋中长大的。⋯⋯兰叶春

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⋯⋯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⋯⋯无可奈何

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⋯⋯喔，这些如金石敲击的音律、这些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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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翼透明的意境，真的能让人含饴咀甘地沉溺其中，生生死死地轮

回呢。

当她的目光从淡黄色的宣纸中游移到身边这个真实的世界

时，她看到的依然还是无名的哀愁的诗句。

那天，家里像过年一样的热闹。到处都张灯结彩的，绫罗绸缎

挂满了庭院的树梢。那天是父亲的五十大寿。父亲在家里大宴宾

客，大厅和院子里摆了三天三夜的流水酒席。亲朋好友、达官贵

族，前来贺喜的，帮忙的，逢迎的，捧场的，络绎不绝。

她送了父亲一副自己书写的对联。对联曰：室大何妨雅，花多

更有香。用的是正宗“颜体”的楷书，行笔一波三折，勾画丰厚遒

劲，只是有一点着意的感觉。父亲将她的字端详了好久，知道她这

副对联改自郑板桥寓所里的那副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的对

联。父亲一连说了几声“改得好，改得好”，又说了几遍“写得好，

写得好”，然后叫家人拿去城里最有名的老字号装裱店裱好了，挂

在一个花厅的正中。

父亲摸着她的头说：你是我们家最有才华的孩子，大有李清

照、蔡文姬这样大才女的风范，父亲为你骄傲。父亲将来一定要把

你托付给一个品性才貌都能配得上你的好青年⋯⋯

父亲的话还没说完，她就红着脸，撒娇地对父亲说：我不听，我

不听⋯⋯说着，一扭身，跑远了。父亲慈爱地望着她的背影，目送

了良久。

家里到处都是人声、贺喜声、欢笑声。到处都是流光溢彩的香

鬓衣角。她一个人慢慢踱到家中最大的一个后花园。假山中，曲

桥上，回廊里，树荫下，到处都是那些熟悉的家眷和不熟悉的宾客。

她继续走着，七拐八弯，最后来到后厢房附近的一个偏僻的葡萄架

下。还好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她在葡萄架下的一张圆圆的石凳

上坐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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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朦胧的忧伤的心绪又飘浮了上来。她的眼里出现了一个

人。她到这时才知道，其实自己这么落落寡欢的，原来是在等一个

人啊⋯⋯

那是父亲的世交好友欧阳叔叔。是的，他比父亲只小两三岁，

是应该叫他叔叔的，从她记忆起，就是叫他叔叔的。

欧阳叔叔做着比父亲低一点的文官，可是他的知识修养真的

像海一般的深邃啊。那时候，他到她家来看父亲，闲暇时就会抱她

坐在自己的腿上，教她背那些经典的千古的诗词文章。她就是从

他那里最早明晰了中国古典文学那些空灵奇妙、无法言说的美丽

的。欧阳叔叔对这个天资聪颖的小姑娘也是赞不绝口，欣赏有加。

那时她弹琴，高山流水般的古筝琴音，她最愿意弹给欧阳叔叔

听。只有欧阳叔叔在听完之后，能给她稍加点拨，兴致好的时候，

还能即兴和一曲他自己改编的古筝名曲。而她也能听出其中超凡

脱俗的不羁的气韵。

那时她写字、画画、下棋、作诗，都愿意在欧阳叔叔拜访的时

候，显露一手。因为欧阳叔叔总能给她恰如其分的评价。她像一

只花蝴蝶，只要欧阳叔叔到家里来时，她就拼命地围绕着他旋转、

飞舞。因为她觉得，只有他才能真正懂得她的独特的美丽，她的非

凡的价值。

有一次，她按照王维的诗句意境画了一幅很大的山水图，是可

以挂在客厅里做中轴的。她画得很用心，连续一个多月都把自己

关在书房里。她画的时候，就暗暗地想：到时候给欧阳叔叔看，要

让他大吃一惊。终于她画完了。终于她盼到了欧阳叔叔来家的一

天。

等欧阳叔叔和父亲谈过事、说过话后，她把他喊到自己的书

房。她向他展开了那幅已经画好却还没题字的山水画。

欧阳叔叔凝神仔细地揣摩着，品味着，好久没有说出一个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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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心都快跳出心脏了。她像等候审判的犯人那样紧张得几乎要

窒息了。最后，欧阳叔叔抬起头，说：小姑娘，不简单啊，你这样的

年龄有这样的笔触、这样的境界，真是难得啊。我给你在画上题一

句诗，好不好？

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随后像只快乐的小燕子一样给他研墨、

掭笔。

欧阳叔叔在画的左上角写了一句这样的诗：字画要如诗句读，

古琴兼作水声听。写好了，他把笔一丢，问：二小姐，这幅画送给我

做纪念好吗？

她兴奋着，嘴里却谦虚道：一个孩子的习作值得给你做纪念

吗？

嘿，你别小看了自己！我看《红楼梦》里那句诗———才华馥比

仙，气质美若兰，送给你，是最恰当不过的！

她一听，脸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烧了。她的心没来由地奇怪地

跳了一下。她似乎听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奇特的声音。她不

再敢看他了。她就带着那种羞涩的红润，低头收拾着书案上的那

些笔墨纸砚。

那时，她十五岁。她的心醒在一个书房里暗淡的寂静的午后。

她从一开始就知道，自己的心事是可耻的，羞辱的，是不能见

人的。她的快乐的明朗的日子从此就结束了。那些永远也走不出

的黑暗的思念啊，那些永远也摆不脱的强烈的渴慕啊，那份永远也

没有结果的压抑的感情啊，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啊。她，冰

雪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呢？

可是、可是，她的春天只愿意在一个人面前展现。她的美丽也

只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。她该怎么办呢？

日子还是照样流水一样地滑走了。然而，她的心情就像那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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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老的庭院一样，走过一道一道的拱门后，却发现最终那里是死路

一条的。闭塞的东方式的花园，布满匠心，掩掩藏藏，神机妙算，别

有洞天。可是最终那是没有出路的，是用高高的围墙封闭起来的

幽禁的桎梏，是绝望得不能舒展更不能飞翔的堡垒。

那天她在花园里一直坐到傍晚。寒风中，她的眼泪已经一片

冰凉了。可是她的心更是无底似的寒冷。

她有些神思恍惚地走回了房间。在路过大厅的时候，她意外

地看到欧阳叔叔正跟父亲的一帮朋友们围坐在一个红木的大餐桌

旁，为父亲喝酒祝寿。他们大声地谈笑着，杯斛交错，佳肴斑斓，好

一幅喜气而华丽的家宴图啊！

她赶紧闪身退到阴影里。然后她从侧门走进自己的房间，让

小丫头送来一些简单的饭菜，草草吃毕，就靠在床上闭目养神了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可是庭院里还有吵闹的声音、碰杯的声音，还

有隐隐约约的唱戏的又高又细的嗓音以及京胡那抑扬顿挫、富有

韵味的高腔。她想起了，家人为庆祝父亲做寿，专门请了一个京剧

班子来家里摆了几天台。现在，所有的亲朋好友怕都是聚在院子

里看戏吧？

她披了一件银狐的大氅走出了房门。那晚的月色是多么的清

亮啊。有一种透彻的直逼灵魂的如水的力量。她躲过人群，在一

个小小的花园里徜徉着。她不时望望天，天上那轮明月也沉静地

望着她。多么静谧、温柔的时光啊。那轮明月分明懂得她那些无

法说出的伤痛、哀愁，它无限包容、无限仁慈地看着她。在那一地

瀑布似的月光中，她一下子变得无与伦比的软弱和安宁。是啊，这

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月亮才真正理解她⋯⋯

“纷纷坠叶飘香彻。夜寂静、寒声碎。真珠帘卷玉楼空，天淡

银河垂地。年年今夜，月华如练，长是人千里。⋯⋯”

她回头一望，激动得心脏都快不会跳动了。是欧阳叔叔！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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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在夜的薄雾中，在朦胧的树影下，欧阳叔叔踏着月光走了过来。

二小姐，怎么不去看戏，一个人在这里赏月啊？

你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她好不容易才稳住了神。

今天为你父亲祝寿，人一高兴，喝多了，头有些晕，出来吹吹

风，透透气。欧阳叔叔带着每次见到她惯有的那种温和、愉悦的笑

容。

他们在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。

刚才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还提到你呢！大家都说你父亲真有

福气，养了你这么个才貌双绝的女儿！你父亲还要我们大家都帮

你留意着，为你挑一个各方面能与你般配的有为青年！我们大家

都说，这事得慢慢来，那些世家子弟能配上你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

吧？欧阳叔叔显然喝多了酒，他一反常态，说起了这些平时从来不

谈的话题。

她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对欧阳叔叔抱怨：你说这些干嘛？我不

要听，不要听！

女大十八变，我忘了二小姐已经长大了，懂得害羞了！欧阳叔

叔爽朗地笑起来。

你再笑，我就走了，不理你了，永远都不理你了！她站了起来，

真的要走的样子。

欧阳叔叔一把拉过她的手，把她拉到身边坐下来：如此良辰美

景，陪叔叔说说话不好吗？

她的手在他的温热、宽厚的手掌里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。可那

一瞬间，她的脑袋嗡地一下子膨胀了，她浑身像触电一样，一时不

知身在何处了。

欧阳叔叔管自兴奋地说着话：二小姐，你最近可读了什么好

书？这些天来，我重读了一遍《庄子》，领悟颇多。老子与庄子有

一脉相承的东西，但老子像深不可测的星空，庄子则更像清风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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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月夜。老子有道，庄子有禅。老子育化万千又万宗归一，庄子无

边无形又诗意浪漫。老子是宗祖，庄子是至童。老子是道骨，庄子

是仙风。老子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，庄子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。

老子沉默是金，庄子且舞且唱。老子包罗万象、朴厚岿然，庄子随

风化缘、纯真自然⋯⋯奇啊，妙啊！欧阳叔叔越说越投入，两眼在

月色中放着神奇的光芒。

她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涌动着太多的感动和嗟叹。是啊，在这尘

世上，还有谁能像她这样对欧阳叔叔的思想和灵魂有着那么既深

刻入骨又体贴入微的理解和欣赏呢？虽然他们隔了一个长长的时

代，虽然她仍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女孩，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有那些

细密如网、透彻如丝的默契与热爱。

她的谈兴也被激发出来：我最近读了一些《诗经》。比起《诗

经》来，以前我一直更喜欢唐诗一些。可是现在我懂得了一点《诗

经》的美妙。她停了片刻，头脑中立刻出现了《诗经》里的那些名

篇。她有些陶醉地接着说：那些简单重复的音律，直叙胸臆的情

怀，虽然没有唐诗的精雕细琢、微言大义、变化万端，但自有它独特

的意韵。孔子说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竟是真的，那里

面有着一个民族的天真浪漫的童年。像阳光一样的明亮，像春天

一样的茂盛，还弥漫着一股自然的原始的野气和芳菲。你听，“昔

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连悲伤也是透明的。

欧阳叔叔点头道：不错，你领悟得不错。像你现在这样就挺好

的，从小是应该多读一些经典的东西的。看书绝不要追求数量，还

是要讲究神通，但也不要用心过度，适可而止即可⋯⋯

欧阳叔叔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转口道：刚才你父亲在花园里指给

我们看了你写的那副对联，写得不错呵。颜体蚕头雁尾，以拙为

巧，强调潜虚半腹，藏秀丽于质朴中，你倒是体会到了一些形神。

只是在雄浑沉着上，还欠那么一点点，有点刻意之嫌。你说，叔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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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得对不对？⋯⋯他慈爱地望了她一眼，温和地说：不早了，我送

你回房间休息去吧，我也要到院子里跟大家打打招呼。

欧阳叔叔把她一直送到了房门口。然后他向她微笑地道了晚

安，转身消失在那一地的月光中⋯⋯

那以后，她经常回忆起那个宁静的美丽的月夜。那个因为多

喝了酒而变得更加随和洒脱、滔滔不绝的欧阳叔叔。那次短暂的

牵手。她以为，她只是想想而已，可是后来，当她发现她无力自拔

的时候，她已经病倒在床上。

父亲请了城里最有名气的老中医。医生给她号完脉，说她思

虑过重，心力交瘁，气虚火旺，血滞体亏，但并无大碍，还说吃下几

服中药，卧床休息一段日子即可。父亲遂命人将那些诗书全部搬

走，不准她再读书学习。还特意请人买了几对艳丽的名贵的金鱼，

养在一个精致的鱼缸里，每天陪伴在她的床头，让她感染到一些活

泼的流动的气息。

可是，父亲怎么知道她的心事呢？那些永远无法出头的幽闭

的思念。她看到游动的水晶花一样美丽的金鱼，想到的是，她还不

如一尾鱼自由快乐呢。她望着窗台上一盆生机盎然的兰草，想到

的是，她还不如一束花那样舒展平静呢。黄昏的时候，她的脑海中

浮现的是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。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

点滴滴”的词句。早晨醒来听到燕子在树上呢喃，她的脑中又浮

现出“此曲有意无人传，愿随春风寄燕然，忆君迢迢隔青天。昔时

横波目，今作流泪泉”的诗句⋯⋯

就这样，她的病还能痊愈吗？父亲将那个老中医暗自骂了几

回，又连续换了几个中医，但谁都查不出她到底得了什么病。她还

是日复一日地消瘦了下去。母亲到庙里烧了好几次香，求了好几

次签，捐了好几次钱，但又怎么样呢？谁能救得了她呢？

这病一缠绵下去，差不多快一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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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说她病了，欧阳叔叔有一次来家拜访时，给她捎带了一个用

木头雕成的小玩具。那是两只可爱的木头小鸡，头对着头，立在一

只小小的圆盘上，圆盘底下拖着几根可以牵引的丝线，玩的时候，

用手轻轻一拉，小鸡的头就会一下一下地在圆盘里啄起米来，还发

出清脆的梆梆声。她从母亲手里接过这个小小的玩意时，听说是

欧阳叔叔特意送给她排遣寂寞的，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惊喜的

快乐的光芒。她轻轻地拉了一下丝线，两只憨憨的小鸡果然在盘

里乖巧地吃起米来。她发出了生病以后的第一次笑声。

慢慢地，她的精神好多了，她每天都能下地转转了。但是父亲

还是不让她看书。那天，百无聊赖的她，望着窗台上那盆清雅隽逸

的兰草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。她找出一方素白的上等丝帕，用绣

花绷子绷好，又找来墨绿、浅绿、翠绿、嫩绿等各种绿色的丝线，她

要在丝帕上绣上那枝脱俗的兰草，然后她要将丝帕亲自放在欧阳

叔叔的手心上。她望着那束兰草，心潮澎湃地开始了她秘密的

“工作”。

由于找到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做，日子便过得快了一些。

但她刺绣的进度非常慢，主要是因为她要躲过所有人的眼睛。父

母来探望时，她不能干，兄弟姐妹过来陪她聊天时，她也不能干。

就这样，断断续续的，她绣了差不多半个月。

那一天，她快要完工了。望着丝帕上那已经栩栩如生的兰草

时，她的心里泛起了深深的喜悦。就在这时，母亲进来了，她赶紧

手忙脚乱地把那还没收针的丝帕往枕头下一塞。还好，母亲并没

有觉察到她的慌乱。

母亲问她吃了药没有，感觉怎么样。看她的气色一天比一天

地好起来，母亲甚是高兴。她开始与女儿谈起心来。母亲说，你赶

快把病养好吧，听你父亲说，前几日有个媒人已经来给你说媒了，

那是一个达官贵族的长子，跟我们家算得上门当户对的。听说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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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得高大英俊，性格又斯文又老成，想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但

你父亲坚持要了解清楚了再说。他已经托人去多方打听了⋯⋯

还没说完，女儿就不耐烦地打断她：妈，我一辈子都留在家里，

不嫁人！

母亲笑了：傻孩子，哪有姑娘大了，还呆在家里的呢？父母总

有一天都是要去坟墓报到的，不把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男人，我们

怎么能放心呢？谁也不能跟父母过一辈子啊！

她还是坚持着：不，我不嫁人！

母亲知道，所有没结婚的女孩都会这样说的，所以并没有较

真。她开玩笑地说：唉，女孩子都是害怕结婚的。这男人就不一样

了。前不久，你欧阳叔叔又娶了一房姨太太，还请我和你父亲去喝

酒的。酒桌上就有熟人打趣他，说你欧阳叔叔真是风流才子，赶得

上唐伯虎，已经有两房姨太太了，还要娶。不过，这个新姨太真是

个大美人，还不到二十岁呢，听说是戏班里挂了头牌的名角，眼风、

身段真是不同凡响。其实男人都是这样的，何况你那个风流倜傥

的欧阳叔叔呢！所以你父亲说，一定要给你找个忠实可靠的男

人⋯⋯

她不知母亲是几时走的。她不知世界发生了什么。她不知自

己是怎么回事。庄周迷梦般的恍惚过后，她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记

忆。

她木头人一样地吃过饭、洗梳完毕，躺在了床上。居然很快就

入睡了。梦中，她见到了久违的欧阳叔叔，他正跟一个美丽的化了

戏妆的女人在一起演戏呢。那个女人舞着水袖，欧阳叔叔托着她

的水蛇一样的细腰，俯身下去，摆了一个戏剧中经典的亮相。这

时，她来了，她手上拿着一块白色的丝帕，对着欧阳叔叔说：我给你

写了一首诗，读给你听听好不好？欧阳叔叔仿佛听不见似的，无动

于衷。于是她在喧天的锣鼓和器乐声里，拼命地喊：我为你写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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